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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新加坡大选
与人民行动党的自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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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自我更新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永葆活力的法宝之一。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人民行动党加快了自我更新的

步伐，每次大选都推出众多的候选人。 ２０１１ 年大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又蝉联执政。 这届大选带有新加坡和人民

行动党最高领导人的选拔性质，为将来新加坡最高领导层形成做准备，乃至新加坡下任总理的人选都与这次人民

行动党推出的新人有着莫大的关联。 人民行动党在其自我更新方面与往届选举比较，无论新候选人的数量、年龄、
学历、职业等方面，还是行动党高层的变动，都有突出的表现。 行动党本身就有着自我更新的意识并逐渐形成了自

我更新的传统，建立起一套成文或不成文的自我更新体系，每次选举其实都是行动党对自我更新的演练和见证。
从 ２０１１ 年的大选可以看出，人民行动党自我更新的传统和体系更加成熟和稳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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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更新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永葆活力的法宝

之一，自我更新“成功地保持了人民行动党的执政

地位，保持了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政策的连续性，使
新加坡社会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发展” ［１］２２５。 而人民

行动党的自我更新主要是通过大选实现的，新生政

治力量通过大选，获得民众认可，从而进入政坛，进
而担任政治职务。 人民行动党以不断自我更新的方

式，在每届大选中提名年轻优秀的候选人，以永远保

持活力并充满干劲的政党形象赢得了多数选民的认

同。 ２０１１ 年大选是“新加坡政治分水岭”，这届大选

带有新加坡和人民行动党最高领导人的选拔性质，
为第四代新加坡最高领导层形成做准备，第四代领

导人要从此次大选中胜出的议员中产生，甚至会在

此次大选中的新人中产生。 分析这次大选中人民行

动党的自我更新，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新加坡执政

党的自我更新机制，更有助于我们了解新加坡政治

生态的嬗变以及今后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动向。
一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自我更新理念与自我

更新路径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自我更新问题上，并没有

一套完整、现成、系统的理论，但透过其数十年来的

自我更新实践，我们可以抽象总结出其自我更新理

念。 这种理念主要体现在其领袖人物的思想和行动

党自我更新的具体实践中。
人民行动党的自我更新思想在其第一代领导人

那里已开始出现、成形并付诸实践，以李光耀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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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代领导人的自我更新思想对于行动党自我更

新的发展产生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在新加坡独立的第二年即 １９６６ 年，时任总理的

李光耀 ４２ 岁，作为新加坡和人民行动党领袖的李光

耀就非常郑重地提出了接班人的问题。 １９６７ 年，李
光耀明确提出了“自我延续”这一概念，后来，人民

行动党又将“自我延续”改为“自我更新”。 这些概

念的出现与变化，事实上成为了人民行动党进行自

我更新的理论基础与来源，也宣告着人民行动党自

我更新的决心和意志。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李光耀

进行权力结构的自我延续或自我更新的意识和决心

进一步加强。 如果说 ６０ 年代中后期是李光耀的自

我更新思想的开始形成时期，７０ 年代是其自我更新

思想的巩固和加强时期，那么 ８０ 年代后就是其自我

更新思想的实践时期。
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大选，李光耀向一些高层老将发

出信息，领导层自我更新势在必行。 大选之后，人民

行动党的宿将杜进才被排除在新内阁之外，６ 位年

轻的政务部长擢升为部长。 到了 １９８０ 年代中期，刚
满 ６０ 岁的李光耀计划在 ４ 年内从总理的职位上退

下来。 在李光耀等人的倡导下，人民行动党的领导

层中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老一代退位让贤的共识。 就

这样，在李光耀对自我更新的不断认识和强化下，
１９９０ 年，李光耀离开了担任了 ３１ 年的新加坡总理

岗位，正式将总理一职交给了吴作栋，１９９２ 年又卸

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 至此，李光耀完整地实践了

自己的自我更新理念。
借国会大选进行领导层的自我更新，是人民行

动党最根本、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自新加坡独立到

２０１１ 年，新加坡共举行了十一届国会选举，而每一

次国会选举其实都是人民行动党对自我更新思想的

塑造和发展，尤其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后的历届大选

是人民行动党的自我更新思想逐步成形、并逐渐步

入制度化的关键塑造阶段。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新加坡的政治经济

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政治形势的变化对 ８０
年代的两次大选（１９８４ 年和 １９８８ 年）产生了重大而

深刻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为人民行动党在国会中一

统天下的局面终结以及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下降到

１９６８ 年大选以来的最低点。 虽然如此，面对咄咄逼

人的反对党，行动党还是在 １９８４ 年和 １９８８ 年两次

大选中继续取得胜利。 究其缘由，主要就是人民行

动党自我更新的举措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由于人民

行动党顺利实现了自我更新，从多方面改善了自己

的形象，加强了与反对党的竞争能力，使行动党保持

朝气和活力，增强了行动党对年轻选民的向心力和

吸引力，通过展现新面孔，使选民更感兴趣，更信任

行动党。 因此，这两次的大选虽说给行动党的胜利

蒙上了一层阴影，同时也给行动党提出了如何修正

自己的政治发展战略的新课题，行动党的自我更新

这一课题无疑就是其中的重要一项。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后的每次选举都实践和展现

着人民行动党的自我更新，进入 ２１ 世纪后，人民行

动党自我更新的步伐在加快。 如在 １９８４ 年大选中，
人民行动党推出了 １４ 位新人，到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大选时推出的新人分别达到 ２３、２４、２４ 人。 同时，
集选区制度的设计和采用，使得行动党的自我更新

尤其是基层议员的更新更加制度化和常态化。 这一

制度的实施也意味着人民行动党的自我更新思想发

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反对党认为，集选区制度是保

送行动党新人进入国会的制度。 这一结论遭到了行

动党的否定。 但在客观上，集选区制度实行的历届

大选中，人民行动党的新人绝大多数在集选区参选

并全部获胜却是不争的事实。
从表面上看，人民行动党的自我更新是非制度

化程序，但实质上，行动党的自我更新有着制度化的

程序可循，其制度化的程序主要来自李光耀等第一

代领导者的理念，也来自人民行动党对自我更新的

不断实践，尤其是通过选举这一方式来实现管理层

的自我更新。 随着新加坡政治的发展，单就人民行

动党的自我更新而言，这将是保证人民行动党能够

继续长期执政的必要且重要的条件之一。
二　 ２０１１ 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自我更新状况

分析

在 ２０１１ 年新加坡国会大选中，人民行动党以

６０．１４％的支持率蝉联执政，夺得 ８７ 个国会议席中

的 ８１ 个席位；其余 ６ 席被工人党收入囊中，包括一

个 ５ 人集选区阿裕尼和一个单选区后港。 本次大选

是自 １９６５ 年新加坡独立以来人民行动党得票率最

低的一次。 虽说这次大选是人民行动党有史以来最

大的选举挫折，然而单就人民行动党在这次大选中

自我更新的表现与安排而言，可以说是行动党的一

次发展与进步。
２０１１ 年大选，人民行动党本来共推出了 ２４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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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候选人，但原本准备加入人民行动党的淡滨尼集

选区团队、接替原议员王建明的陈秉禾突然打退堂

鼓，临阵退选，改由原在丹戎巴葛的马炎庆取代［２］。
陈秉禾也成为行动党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介绍后退

出的竞选者。 与往届大选相比，行动党这次推出新

候选人的数量变化不大。 从布局上看，这 ２３ 位新候

选人中的一位即朱倍庆被安排到后港单选区，其他

新人均安排在集选区。 几乎每个集选区都有新人。
在裕廊集选区，５ 个候选人中即有 ３ 位是新人，占
６０％；在白沙—榜鹅集选区，６ 个候选人中即有 ３ 位

是新人，占 ５０％；在蔡厝港、马林百列、三巴旺西、海
岸四个集选区，５ 个候选人中即有 ２ 位是新人，占
４０％。 可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此次大选中自我更

新的力度之大。
１．人民行动党新候选人年龄分析

人民行动党推出的 ２３ 位新候选人中，年龄最小

的陈佩玲，２７ 岁；年龄最大的王瑞杰和王金发，４９
岁。 ２３ 位新候选人的平均年龄 ３９ 岁，是历届行动

党推出的新候选人平均年龄最低的一次。 这表明了

人民行动党自我更新的迫切和考虑的长远，也表明

行动党对年轻人的关注度在上升。
陈佩玲是人民行动党自 １９６３ 年派出 ２３ 岁候选

人黄嘉腾以来最年轻的候选人，正是年龄问题把陈

佩玲推向了新加坡政坛的风口浪尖，也使得 ２０１１ 年

的国会选举增添了几分色彩。 陈佩玲被确认为行动

党新候选人后，很快就成了舆论的焦点，成了重点

“关照”的人物，其缘由主要就是年龄问题，多质疑

她不够成熟、人生阅历不足，更有甚者，由此而引发

了一些国人继续对集选区制度的不满和质疑。 “陈
佩玲现象”引来的质疑、批评以及支持等态度，至少

说明了行动党对自我更新的思索和考虑；新加坡民

众对“陈佩玲现象”各种声音的表达，也使得人民行

动党对其自我更新需要继续进行不断的思考和摸

索。
２．人民行动党女性新候选人分析

在人民行动党推出的 ２３ 位新候选人中，女性共

有 ５ 位，她们分别是：２７ 岁的陈佩玲、３４ 岁的殷丹、
３６ 岁的刘燕玲、３６ 岁的沈颖和 ４５ 岁的胡美霞。 女

性候选人占了新候选人总数的 ２１．７％，基本等同于

新加坡国会中女性所占比例。 然而，这也是自 １９９１
年以来女性新候选人人数首次减少，但总体来说，行
动党这次的女候选人总共 ２０ 人，比以往的总数多。

新加坡国会现今有 ２０％是女性，比 １９９６ 年的 ５％增

长了许多，也高于世界平均的 １９％，甚至分别比美

国、英国和亚洲的 １７％、２１％和 １８％国会女性代表比

率高。 而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交通部第二部长

陈惠华认为，女性在新加坡国会的理想比率是

３０％［３］。 这五位女性新候选人所在的选区均为集选

区，具体分布在荷兰—武吉知马、蔡厝港、马林百列、
西海岸和宏茂桥。

３．人民行动党新候选人学历分析

文化程度是衡量新候选人素质和水平的一项重

要指标。 人民行动党新推出的候选人的学历让人称

道，也是人民行动党推出新候选人学历层次最高的

一次，至少都是大学学历，他们各自的最高学历从专

科文凭到博士均有，表明人民行动党更加注重专业

人才的选拔和使用。 学历水平向来是人民行动党甄

选领导层成员的重要标准，“最基本的要求是拿到

新加坡国立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或者其他国外

一流大学的一等或者二等荣誉学位” ［４］２６４。
这 ２３ 位新候选人中学士 ７ 人，荣誉学位 ３ 人，

硕士 １２ 人，博士 １ 人，有一半的新候选人是硕士。
他们所修的专业领域多种多样，包含了社会学、政治

学、法学、金融学、工商或商业管理学以及文学等专

业，专业齐全，各有所专。 另外，从他们学历生涯的

描述中还可以看到，这 ２３ 位新人一大半有留学经

历，多数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学习和深造，其中

不乏在世界名校获得学位的。 例如，王瑞杰，哈佛大

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维凯，剑桥大学法律学位；王
鼎坤，普林斯顿大学金融学硕士。 还有一些毕业于

新加坡国内的大学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

学等，这些也都是世界级的名校。 高学历一方面证

明了新候选人所具有的专业理论水平，另一方面也

说明他们有着一定程度的素质水平，学历业已成为

候选人必备的一项要求。
４．人民行动党新候选人职业领域分析

人民行动党推出的新人的职业也是领域广泛，
各行各业，“有些是基层出身，有些来自私人企业

界，有些是医生，当然也包括公共服务领域” ［５］。 除

此之外，还有一些来自法律界以及具有工运和公务

员背景的新候选人，其中 １２ 名新候选人有工运和公

务员的背景，占了一半的比例。 例如，王瑞杰曾任内

阁资政李光耀首席私人秘书、贸工部常任秘书、新加

坡金融管理局局长；陈川仁曾任陆军训练及军事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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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处司令；陈振声曾任陆军总长；黄循财曾任李显龙

总理首席私人秘书、能源市场管理局局长；沈颖

（女）曾任国家人口及人才署高级司长；刘燕玲（女）
曾任经济发展局专业服务署署长。 以上几人均是刚

从自己的职位上退下或辞职，来参加此届国会大选，
也正是他们或工运或公务员的背景，“一些人质疑

他们的背景似乎不够多元化，不是来自工运背景，就
是前公务员” ［５］。 行动党要实现自己的自我更新，
就不得不面对上述问题。 国务资政吴作栋也提到行

动党在劝说私人企业界人选参政时所面对的挑战：
“如果他加入政府，就必须重新学习新技能、新思维

和面对新的不确定因素，如他能不能做出成绩来。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而且私企界的机会更多，不只

在新加坡，还包括世界各地的机会。 要从这个管道

引进新人成为国会议员或部长相当困难。 这是一个

缺点，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去解决。” ［５］ 因此，人民

行动党在自我更新时，可能优先考虑的还是有过从

政经验的人，当然对来自企业界领域的也有所照顾。
２０１１ 年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的新人中有 ４ 人来自

企业界。 吸引来自私人企业界的候选人不容易，这
也是行动党在以后进行自我更新时需要认真对待的

一个问题。
５．人民行动党新候选人基层或公共服务经验分

析

“行动党过去一直被质疑，所挑选的候选人太

倾向于精英，不了解基层，这次行动党同样面试了很

多学业成绩很好的人，他们当中有医生和律师，但行

动党最终挑选出的 ２４ 人，他们的背景和领域比往年

都要更宽广，不少人在基层服务多年，行动党认为这

一组人将更具新加坡代表性” ［６］。 人民行动党进行

自我更新中的一项要求就是新候选人要有基层或公

共服务经验，这样才能为民众所了解，增加胜算。
２３ 位新人均有基层或公共服务的经验，只是时

间上或长或短，短的几周，长的有十几年。 丹戎巴葛

集选区的陈振声十天前开始在波那维斯达区基层活

动，向林瑞生部长学习；马林百列集选区的陈川仁也

是不久前开始在马林百列集选区向王世丰医生实习

基层事务；蔡厝港集选区的任梓铭过去十年参与波

那维斯达区基层活动，担任公民咨询委员会秘书，
２０１０ 年转调油池区向前部长姚照东学习；义顺集选

区的郑德源从青少年时期就活跃于勿洛区基层组

织，选前在义顺东区基层服务。 不同时间的基层或

公共服务经验对新候选人来讲是从政的起点，对人

民行动党来讲也慢慢成为它推荐新候选人的一项要

求和惯例。 原国务资政吴作栋说，人民行动党这次

推出的新候选人，背景和所属领域都比过去更宽广，
精英味少了，基层味多了，这一组人将更具新加坡代

表性［６］。 这一届大选人民行动党推出的新候选人

要么在基层服务过，要么在基层活动过，要么跟随以

前的议员学习或实习过，都为自己将来的从政积累

了一定的经验。 这是人民行动党以后进行自我更新

时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７．人民行动党新候选人语言分析

在新加坡特殊的政治生态和语言生态环境下，
政治人物的语言能力与其被民众的认可度密切相

关。 如果一个候选人精通的语言少，他就只能与相

同的语言系统的民众取得联系，“如果只是精通英

语，身为华人却不能用华语与华族民众交谈，那就跟

普通民众有了隔阂，老百姓跟他没有共同语言，不当

他‘自己人’，也不会跟他‘心连心’，那张神圣的选

票怎么会投给他呢” ［７］？ 所以，多语言能力已经成

为人民行动党选拔新人的标准之一。
在 ２０１１ 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的新人基本都会

说华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除了这两种语言外，有一

半多的候选人会讲一到两种的方言，主要为广东话、
潮州话和福建话；而其他的候选人除了这两种主要

的语言外，要么会讲印尼语，要么会讲马来语。 义顺

集选区的郑德源会讲华语、英语、马来语、潮州话、福
建话、广东话；宏茂桥集选区的洪鼎基会讲华语、英
语、福州话、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丹戎巴葛集选

区的陈振声、白沙—榜鹅集选区的颜添宝、蔡厝港集

选区的任梓铭等都会讲五种语言和方言。
人民行动党新候选人会讲多种语言一方面反映

了新加坡多种语言的背景或政策，另一方面对其本

人来讲，也是进行基层工作以及为自己赢得支持的

一个本领。 “白沙—榜鹅集选区的三名新候选人再

纳、颜添宝和普杰立昨晚都用至少两种语言发言，而
普杰立更是‘小秀’了几句华语作自我介绍” ［８］。 为

适应新加坡社会发展要求，对从政者的要求也渐渐

多样，语言的多样化就是一个。 由此可以看出，人民

行动党的自我更新适应了社会的发展，也表明了行

动党为其自我更新在不断努力着。
８．人民行动党新候选人表现分析

２０１１ 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推出的新候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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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不仅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而且向选民们展现着人

民行动党的新面貌新气象，同时也表明了行动党进

行自我更新的决心和所做的努力。
３３ 岁的朱倍庆刚任后港基层第二顾问，勤察民

情，三星期访 ３００ 户，除了每周一晚间“以茶会友”，
他每周两三天会花三四小时进行家访，周末也会到

巴刹活动；选举前夕，他在基层组织人员的陪同下，
已走访近 ３００ 户人家［９］。 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的

沈颖，“在社区服务了将近九年，沈颖逐渐认识到社

区加政治平台，确实可以发挥一些独特作用；她也发

现，和公务员的工作比起来，她更喜欢做社区的事

情” ［１０］。 马林百列集选区的陈川仁，“把甘榜菜市的

宗乡社团、宗教团体和志愿福利团体组织起来，重新

协调和分配资源，希望为菜市居民带来更全面的服

务，并加强社区的凝聚力” ［１１］。 在这次大选中，人民

行动党的新候选人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展现自己的

能力，诉说着人民行动党自我更新的一举一动。
从选举结果来看，人民行动党的 ２３ 名候选人，

当选 ２１ 人，当选率 ９１．３％；后港单选区的新候选人

朱倍庆和阿裕尼集选区的王乙康落选。 可以说，这
次大选人民行动党选拔新人是成功的，基本完成了

自我更新的要求和任务。
三　 ２０１１ 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自我更新的特

点分析

李显龙总理在大选揭晓后明确表示，“这次大

选是新加坡历史的分水岭，标志着我国政治已经进

入一个新时代” ［１２］。 通过分析 ２０１１ 年新加坡国会

大选中人民行动党新推出的候选人的状况，可以窥

见人民行动党在这次自我更新中的特点。 人民行动

党的自我更新在这次大选中实现了一次大的跨越和

发展。
１．沿袭行动党以前的传统，在议员和部长层面

先后自我更新

沿袭行动党以前的传统，既是 ２０１１ 年新加坡国

会大选中行动党自我更新的一个特点，也是行动党

以前和将来自我更新的一个特点。 人民行动党有着

自我更新的传统和意识，而所谓的沿袭行动党以前

的传统就是行动党有主动进行自我更新的意识和决

心。 李光耀说：“我的策略是要帮助你们国会议员

去发掘、挑出和培养那些天生的基层领袖。 这些人

必须是可靠的。” ［１３］１７６ 以“茶会”、面试、对话会、考
试、见面会为形式的选拔过程正是行动党历来自我

更新的程序，２０１１ 年的大选，新候选人大多也都是

经历过这一过程才正式被推荐出来的。
大选后的 ５ 月 １８ 日，新加坡新一届政府正式成

立，内阁由原来的 ２１ 个部门减少到 １５ 个，其中 １４
个部门的部长都进行了重新换血。 在新加坡政坛享

有盛誉的原内阁资政李光耀和原国务资政吴作栋双

双宣布隐退，不再在内阁中担任职务，李显龙委任国

务资政吴作栋为荣誉国务资政兼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高级顾问，内阁资政李光耀为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高级顾问。 李显龙说，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一
方面是为了减轻一些领导人兼职过多的负担，另一

方面是推进政治领导层的更新，以实现在 ２０２０ 年由

第四代领导班子接棒的目标。 部长重新换血、内阁

资政李光耀和国务资政吴作栋隐退，尤其是实现内

阁的实权资政向荣誉资政的转变这一退位机制，体
现的是人民行动党为自我更新而进行的改革，这当

然也是回应选民诉求、重获民众的委托和信任的需

要。 行动党政府通过内阁大改组完成政治领导层的

自我更新，不仅是这届大选行动党对选民的回应，而
且在人民行动党以后的自我更新中应该适时采取类

似的做法。 因此，适时进行改革是人民行动党自我

更新的保障，也是行动党为人民而行动的保证。
２．以唯才是用原则选拔优秀人才

唯才是用一直是人民行动党自我更新一个特

点，不仅在 ２０１１ 年大选中有所体现，也是今后大选

行动党要贯彻的原则。 人民行动党在选拔精英的过

程中首先注重的是才，其次才是“德”。 如果不具备

行动党所具备的才，光有“德”是进入不了行动党的

法眼的［１４］。 在 ２０１１ 年国会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对

新人的选拔也正是坚持唯才是用的原则。 “陈佩玲

现象”引起阵阵风波，但从另一种角度反映出人民

行动党唯才是用的原则。 这次自我更新没有过于注

重候选人父辈的政治谱系。 王乙康的父亲王连丁及

普杰立医生的父亲多米尼克·普都遮里都是当年社

会主义阵线成员，人民行动党并未因其父辈是行动

党的“宿敌”而将他们拒于门外，表现出了行动党唯

才是用的选拔原则，展示了人民行动党捐弃前嫌、宽
容政敌的理念。 当然，也有一些新候选人“根红苗

正”。 朱倍庆的三叔朱为强曾是行动党议员，李智

陞是前部长李玉全的儿子，而王鼎昆则是即将引退

议员王雅兴之子。 新候选人中王乙康、洪鼎基、朱倍

庆、任梓铭、陈秉禾、郑德源和再纳都在职总担任职

０４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务，最多工运领袖与最多政治二代一样在某种角度

上反映的就是人民行动党在自我更新中对唯才是用

原则的坚持。
２３ 位新候选人的背景、学历、职业和基层工作

经验都体现了行动党对优秀人才的要求。 “如果人

民选错了人，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 所以，这次大选

我们所派出的是特别优秀的新候选人。” ［１５］ 这是李

光耀针对人民行动党的 ２４ 名新人作出的评价。 他

在行动党青年团庆祝成立 ２５ 周年大会讲话时指出，
在这批新候选人当中，至少有五人具有出任内阁部

长的潜质，假以时日，约一半的新人也可能受委担任

政治职务［１６］。 教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黄永宏

医生透露，这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的新候选人，可能

受委出任部长及其他政治职位的人选应是历来最多

的一次［１７］。 从这些言论中多少可以看出，人民行动

党所选拔的候选人都是实实在在优秀的新人。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２０１１ 年大选使人民行动

党遭受自独立以来的最大选举危机，也使人民行动

党的执政合法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人民的支持

率下降。 工人党等反对党在这次大选中树立了新形

象，并首次攻下集选区，迫使人民行动党在以后的自

我更新中必须坚持走选拔更加优秀的人才这条道

路。 尤其是这次大选中，阿裕尼集选区的“沦陷”，
使人民行动党内阁失去了杨荣文、陈惠华、再诺这样

的优秀人才，王乙康等新的优秀人才又未能中选。
同时，另一些优秀人才又加入了反对党。 前总理吴作

栋前首席私人秘书陈如斯，加入了民主党；被视为“超
级王牌”的陈硕茂，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显赫的工

作履历，实力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位人民行动党的候选

人，又加入了工人党。 这些因素使人民行动党在今后

自我更新中选拔优秀人才时面临更多挑战。
３．新候选人具有代表性，更注重基层工作

人民行动党是号称新加坡具有代表性的政党，
他的代表性就是由其议员体现出来的，每次大选行

动党都会推出代表不同阶层、领域的代表。 ２０１１ 年

大选中，人民行动党推出的新候选人也是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既来自不同年龄层，也来自不同背景。
这些候选人是不问出身、奋发向上的新加坡故事的

一部分，相信他们不同的背景能使他们成为国会上

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人民的代议士，不忽略任何人

所关心的事物” ［１８］。 从政党政治意义上说，执政党

只有代表最广泛的社会利益，获得利益主体最广泛

的支持，才会延续其执政地位。 人民行动党作为新

加坡现代化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自然就面临一个扩

大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的问题。 这次大选中推出的

新人分布于各个阶层、各种职业，有利于人民行动党

成为在内阁中拥有各种利益主体的代言人资格和地

位。
２０１１ 年新加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丢失一个单

选区和一个集选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其基层工作

上的失利，尤其阿裕尼集选区的失利更是如此。
“针对人民行动党在本届大选中的得票率下跌，不
少观察员在选后的分析报告中指出，执政党本届大

选无法很好地了解及纾缓民怨，是因为基层领袖报

喜不报忧导致的” ［１９］；“李总理认为这次大选的结

果，的确能很清楚地看到行动党的一些问题。 有些

是事前忽略了，也有很多地方的工作原本应该做得

更好， 现在必须自我检讨， 甚至彻底地改革做

法” ［２０］。 基层工作的要求将对人民行动党的支持产

生重大的影响，人民行动党的自我更新应该始终坚

持以基层工作为重点、以民众的诉求为导向的更新，
基层工作的好坏将影响着人民行动党的自我更新的

好坏，基层工作的好坏影响着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

位，基层工作使行动党真正为人民而行动。
自我更新是一个政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必由之

路，但同时又是一个艰难的“凤凰涅槃”的过程。 自

我更新不仅保持了新加坡的社会政治稳定和人民行

动党政府政策的连续性，而且使得人民行动党长期

稳定地保持执政地位。 ２０１１ 年大选是新加坡的政

治分水岭，同样这次大选也使得行动党的自我更新

传统和体系更加成熟和稳健了，将对人民行动党的

自我更新产生深远的影响，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

必然会引起行动党的深思及政策调整。 当然，人民

行动党的自我更新还将面临诸多挑战［２１］。 未来几

年中，人民行动党领导层将面临第四次更新，自我更

新将成为其超越自我、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永恒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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